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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名叫周芳，局里新提拔的科
长。

周芳年龄已是三十七八，对于魏
东这种年纪的男人来说，算得上年
轻。年轻的，就是美丽的。更何况，
周芳妩媚，她的妩媚几乎众口一词，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
当初魏东建议提拔周芳时，就有关系
还好的同事提醒他说，你可得慎重
些，少不得会有闲话。

怎么就会有闲话了？魏东是外
单位调来的新局长，虽然听到一些议
论，但总归不明就里。

同事认真地说，周芳这人比较随
便，绯闻不少，传她跟这个好，跟那个
有关系，包括王局长。

王局长是魏东的前任，不久前已
退休。

魏东也认真地问，有证据么？
同事笑了，这种事，怎么会有证

据，大家都这么说，也不能全当空穴
来风吧？

魏东也有些犹豫，但只犹豫了一

小会儿，还是坚决地说，我们不能把
传言当成事实吧，这样对周芳不公
平。

魏东下了决心，其他人就算有些
看法，也不会明确反对。

当了科长的周芳，自然要经常向
魏东汇报工作，每次汇报条理清晰、
重点突出，科里的工作也是井井有
条，这让魏东多少有些慰藉，也算是
慧眼识珠了。

那天，周芳照例向魏东汇报工
作，完了以后却不离开，像是还有什
么事。魏东意识到了，很认真地问了
一句，还有事吗？

明天周末，我想请魏局长吃个
饭，赏脸不？周芳莞尔一笑，千娇百
媚那种的。

魏东目视周芳，竟然有些恍惚。
也是，美女主动相约，一般男人

难免抵抗力尽失。但魏东自认不是
一般男人，片刻恍惚之后，说，不巧得
很，周末我得回趟父母家，下次吧。
一般人都能听出这是拒绝的意思，只

不过拒绝得比较委婉。
魏东相信周芳也能够听得出来。
但周芳仍旧锲而不舍，下周呢，

下个周末行不？
周芳的身子朝魏东倾了倾，便有

一股芳香扑鼻而来。
好吧，那就下周。不易察觉地，

魏东往后躲了躲。
嗯，到时我约您。周芳又是莞尔

一笑，然后风一般出了办公室。
原本就是托词，但周末魏东还真

就去了父母家。
一周的时间，倏忽就过去了。转

眼又到了周五，魏东忙完手中的工
作，起身准备下班，周芳就闪了进来。

明儿晚我请您吃饭，说好了，不
见不散。周芳背着双手，微微扭动
着，丰腴的身子晃得魏东有些眼晕。

不就是吃顿饭么，再不答应，似
乎也就说不过去了。

只是吃饭么？魏东说，话一出口
便自觉轻浮了，脸一热，赶忙往回找，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得喝点酒么？

周芳咯咯笑出了声，还没喝呢，
脸怎么就红了。

喝酒之后呢？这句是魏东在心
里嘀咕的，周芳自然没法回答。

这天晚上，包括周六，魏东都有
些魂不守舍，想着喝酒之后，还会发
生些什么事。其实也不用想，一个传
说中有些随便的女人，相约与她有知
遇之恩的男人喝酒，之后还能发生什
么事呢！

魏东想到过拒绝，或者说以什么
方式拒绝，但想过之后，内心却不太
坚决，甚至有些发虚。

虽然有些忐忑，魏东还是如约而至。
城西王家地一个小弄堂里，酒店

不大，却是极雅致。不远处，有一家
四星级宾馆。或男或女，酒后的意志
力都不会那么坚定的，而此时，宾馆
便成了好去处。

或许，这是周芳的刻意安排。
想到这，魏东的小心脏忽地咚咚

地跳，像要蹦出来。
结婚这些年来，也不是没有过诱

惑，但魏东除了思想偶尔出轨，身体
还真没背叛过。可这回有些难办，女
追男，一层纱，很容易就能捅个窟窿。

莫名的感觉霎时在魏东胸膛弥
漫，想着落荒而逃，但为时已晚。

周芳迎了上来，一袭粉红色的长
裙，越发衬托出她的妩媚。

笑盈盈地，周芳很随意就挽住了
魏东的胳膊，自然得就像夫妻，或者
情侣。

而这一刻，魏东已是身不由己
了，由着周芳将他带上了二楼，推开
了一个小包间的门。

开门的那一瞬间，魏东倏地瞪大
了眼睛，包间里已然有一位帅气的中
年男人。

周芳松开魏东，偎在中年男人的
身边，说，魏局长，这是我爱人，我让
他来陪您喝两杯。

只片刻的愣怔，魏东便笑了。这
笑，有些释然，有些自嘲，甚至还有些
——失望。

这些，周芳不一定能看出来。

这天胡县长到磨道乡去慰问贫困户，县
长问乡书记，哪个村困难户最多，书记说葛
针凹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困难户比较
多。说完就递给胡县长一个困难户名单，县
长看了一下，有二十多户，就点了一个叫牛
二的人家。一行人就驱车向葛针凹进发。

村长在接了电话后，通知牛二在家里好
好做准备。

村长想：“年年慰问不都是村里指定的
王寡妇家吗，今年咋变了呢？”

这牛二三十多岁，爹妈去世得早，就他
和一个八十多岁有病的奶奶。牛二整天游
手好闲，连个媳妇都没娶上，在村里经常骚
扰人家王寡妇，有好几个傍晚村长都在王寡
妇家门口逮住了牛二，牛二却在村里传“谣”
说是他逮住了村长，村里人还就信了。为此
村长很烦牛二。

前年，王寡妇家被村里认定成了低保
户，牛二还有些不服，天天缠着村长说他家
比王寡妇家困难得多。

“当个大男人整天吊儿郎当的，困难活
该。”村长狠狠地说。

村长胡思乱想着，就见盘山道上几辆轿
车卷着尘土，向村口驶来。

村长赶忙迎过去，和县长、书记等一一
握手。

大家就抬着面粉、大米、油等物品簇拥
着县长向牛二家走去。

牛二家三间破瓦房，也没个院墙，村长
老远喊了牛二一声，牛二就迎了出来。

走在前面的一定就是县长，牛二想着，
就走过去和县长握手，牛二握着县长的手，
很激动，说：“谢谢叔来看望我们一家。”

县长一怔，觉得这样的称呼有些好笑，
别人家都是握手喊“县长好”，这一下喊上

“叔”了。县长看看牛二，觉得自己按年龄也
是叔叔的辈分，就微笑着拍拍牛二，一同进
屋看望牛二躺在病床上的奶奶。

县长询问着牛二奶奶的病情，临走时，
只见县长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五百元钱，塞在
牛二奶奶手中说：“大娘，用这点钱买点营养
品，好好养养身子。”

县电视台记者用特写镜头记录着县长
的行程。

慰问结束后，乡书记心里总像堵着什
么，觉得牛二亲切地叫县长那声“叔”，有些
意味深长。

这天，乡书记咋也睡不着，就和葛针凹
村村长通电话，问牛二叫县长“叔”啥情况，
村长说自己也为这事憋闷着呢！他牛二凭
啥叫县长叔呢？

随后，村长也说了自己的疑点，往年
慰问都是村里上报的王寡妇家，今年咋就
成了牛二家了呢？乡书记说是县长亲自
定的。

村长就沉默了一阵，说：“看来这牛二说
不准还真和县长有瓜葛呢。”乡书记就让村
长侧面打听打听，省得将来耽搁了大事。

村长在村里打听了一圈，也没人能说出
个道道。村长没法，只得亲自去问牛二。

牛二呵呵地笑着说：“咱家和县长家瓜
葛头大着呢。”

村长就让牛二表表前情，牛二看了村长
一眼，神秘兮兮对村长说：“他爹年轻时，去
邻县推煤，走了三天三夜，路上看到一个推
煤的老头倒在路旁，一个婆娘在不停地哭
泣。原来那个推煤的老头犯了急病，牛二他
爹当时二话没说，就用车子把那老头推着送
进了医院，还把煤钱垫付了医药费。后来推
煤老头就和牛二爹认了亲，牛二他爹管老头
叫叔，那老头就是现在胡县长的爹，后来牛
二的爹去世得早，这门远方亲也就断了。你
说我爹管县长爹叫叔，我是不是也管县长叫
叔啊！”

“哦，叫叔、叫叔，这瓜葛头还亲着呢。”
村长一边点头一边说。

村长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乡书记。
很快牛二家的低保指标就批下来了，村长满
脸堆笑地讨好牛二说，为这事自己没少费心
呢！

年终，乡里领导来慰问了牛二家。
村里也对牛二家进行了慰问。
牛二的老舅听说牛二家办了低保，就过

来问问，也想寻个渠道。
老舅说：“听说你爹还救过县长爹的命

呢，你都管县长叫叔了，我咋就不知道你家
和县长家咋还有恁大瓜葛呢。”

“我家和县长家瓜葛头大着呢，没有点
故事，不叫叔，咋给办低保呢……”牛二呵呵
地笑着对老舅说。

天还蒙蒙亮，阿奔一个人开
车驶在龙西村蜿蜒的山道上。
冬季山风凛冽，但他依然打开车
窗，任由寒风吹拂在他的脸庞
上。因为他的心太炽热了，紧握
方向盘的手，满满都是汗。

二十年前，他和阿梅就是
沿着这条山道，背着米，走出大
山深处的龙西村，去永安县读
中学。那时候阿奔家就靠着养
几头山羊生活，家境贫寒。

上学路上，他总是不声不
响地帮阿梅背着沉重的食物，
走在阿梅的后面。阿梅像一只
小山羊，在山道上跳跃说笑，十
分可爱。阿奔看着她，苦涩的
汗滴时常从面颊落到嘴里，他
感觉也是甜津津的。

有一次他两像往常一样，
一前一后在山路上走着，隔壁
村两个骑单车的少年突然跑了
过来，其中一个紧张地喊道：

“阿梅，你快看，你后面跟着什
么东西。”

阿梅以为是有野兽，下意

识地回过头，山道上什么也没
有。这时候另一个人笑着说
道：“有一只癞蛤蟆啊，背着两
袋米，还想吃天鹅肉……”说
完，两个人大笑着，扬长而去。

阿奔追了几道山梁，也没
追上那两个少年。那以后，癞
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流言像风一
样，从县城刮到了龙西村。让
阿奔和他父母羞愤不已。阿梅
几次去找他，内心自卑的阿奔
总是避而不见。此后，阿梅的
父亲骑车送她去学校，阿奔则
沿着更为偏僻的山道去学校，
两人很少见面了。

阿奔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除了上学，就是帮父母养山羊，
有时候在山上他和山羊一天讲
的话，比在县城和家里一周讲
的话都多。高考落榜之后，他
回到了龙西村，在山上搭了个
寮棚，终日与羊为伴。阿梅则
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县委
宣传部成了科员。

有时候阿奔常坐在寮棚里

望着龙西村去往县城的山道，
山道从泥巴路到水泥路，从水
泥路再到柏油路，路越来越宽，
行人越来越多，但是阿梅的身
影出现得却越来越少。

这些年家里人给阿奔介绍
过很多对象，但是大家一听是
在龙西村，基本都拒绝了，这是
永安最偏远贫穷的村子里，有
女莫嫁龙西汉，已经成了永安
人的共识。阿奔倒因此觉得自
在很多。

那天正坐在寮棚里发呆，
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来：“老同
学，真把自己修炼成世外高人
啦？”

阿奔回过头一看，竟然是阿
梅，多年不见，她依然还是从前
那副笑盈盈的可爱模样，只是眉
眼之间，多了份自信与从容。阿
奔看看自己蓬头垢面，满身的羊
膻味，一时间不知所措……

“对面的山道那么好看，你
天天盯着，就带我一起去走走
呗！”阿梅的话解了阿奔的围。

两人下了山，阿梅和阿奔一起，
并排走在凹凸不平的村道上，村
里人一口一个阿梅书记地叫着，
对阿奔也充满了好奇与羡慕。

原来，阿梅已经成了龙西
村的挂职第一书记。在村道
上，阿梅向阿奔描绘着龙西村

“大山经济”的蓝图，也表达了
龙西村不脱贫，她也不脱单的
决心，两个人畅快地呼吸着山
里的空气，这种久违的感觉像
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除了养山羊，我啥也不
会，怎么能帮到村里人脱贫，帮
到你脱单？”阿奔还是一如既往
地真诚。

阿梅望着他，说道：“养山羊
也是大山经济的一部分，村里人
脱贫了，我自然也就脱单了，我
很看好你，这块就靠你了。”

阿梅的话似乎燃起了阿奔
心中沉寂已久的火焰，他告诉
阿梅，村里的山羊都是近亲繁
殖，品种不好，羊体型小，生长
周期长，效益不高。要想做成

产业，必须寻找良种山羊，科学
养殖。

于是，阿梅带着阿奔，和县
里的扶贫班子一起，远赴内蒙
古、西藏、四川、海南等地，寻找
优良品种，最终将海南黑山羊
项目落户到龙西村。

良好的气候和干净的环
境，使得黑山羊很快适应了龙
西村，阿奔专业的养殖技术，也
保证了羊儿的茁壮成长。渐渐
地村里养羊的人多了起来，成
立了专门的合作社，作为养殖
大户和带头人的阿奔，成为第
一任社长。

靠着养殖黑山羊，村里人摘
掉了贫困的帽子，阿梅和阿奔也
成了远近闻名的“扶贫状元”。

这次他去接阿梅，就是为
了和她一起迎接县里脱贫攻坚
先锋模范学习小组，他们村已
经被评为了县里的脱贫攻坚先
锋模范村。

在阿奔的后尾箱里，除了一
束鲜花外，还有一枚求婚钻戒。

那一日
微雨朦胧烟树
轻雾掩映江流
在水一方
你回头张望

那一晚
你一袭红衣
在灯影中闪身而出
如小鹿探出林叶
一头撞进我心里

从此纵海天茫茫
总有
挣不脱的牵系
初见那一刻的惊喜
若暖光照亮我世界
至今私藏心底

星空沉入大海
溪水淹没古村
城门在深蓝下睡去
一如过往隐入荒草

唯有
那一凝眸的惊艳
时刻温暖我心
你笑在时光深处
永是含露初绽的模样

倚靠着十二月的门槛
翘首以盼你的光临
问候隆冬的落叶
打听你沿途的消息

春秋更替
最守时的是你
把明天崭新铺展
将昨日悄悄隐匿

新的一年
日子从蜜罐里舀出
曾经的哀伤已经沉淀
每一天都品尝甜意

新的一年
阳光沾满祝福洒向万家
一切的美好全部呈现
所有阴霾随风而逸

新的一年
欢乐一朵朵绽放花间
喜悦一片片飘扬雪中
幸福一点点沁入心里

雪落花开
秋天在枝头还没吃饱
赶马帮的天气
就把雪花招引回庭院
冬日农事
已寥寥无几

土瓷缸里的腌腊肉
早等待不及
老人说
洒一些雪花
来年吃会更香

一条枯藤丝瓜
挂在冬天的门楣
大地被雪收藏
几个节气

我奔走城市
寻找一条道路
只为通往故乡的心情
绽放出春暖花开的喜悦

在村里，阿傻是个名人。
在村里小学读书时，学校厕所堵

塞了，他二话没说就回家挑来粪桶、粪
勺清理化粪池，个子小小，忙活半天，
弄得一身臭烘烘的，疏通了就默默挑
起粪桶回家。刚好，校长碰见了，于
是，在周一的校会上，校长大为表扬了
阿傻，号召同学们向他学习。谁料，事
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同学们
私下传开了：清理化粪池又脏又臭，只
有傻仔才主动做这种事。从此，大家
给他起了个绰号：阿傻。

其实，阿傻并不傻。
读小学时，他的成绩始终保持第

一，遥遥领先其他同学。到中学，在全
县最好的中学里，他还能够保持全级
前三名，学习标兵榜里从没缺过他的
名字。阿傻家里穷，家里住的还是泥
砖瓦房，但厅里的奖状墙总是村里最
闪耀人眼的地方。这种闪耀，让邻居
五叔的心里不大舒服。五叔喜欢手持
一条水烟筒，站在自家的三层楼房面
前，看着阿傻家低矮的泥砖瓦房，点着
黄烟丝，用力吸几口，水烟筒“咕噜咕
噜”作响。五叔悠然张开嘴，吐出一片
氤氲，还伴随着几声“嘿嘿”。

阿傻考上重点大学了。
那年，阿傻考上了重点大学，县

里给阿傻奖励了三万元。村民们议
论开了：“这可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还是重点大学，阿傻真给家里争光
了，啧啧。”“生仔就要生阿傻这样的
仔，虽然三爹辛苦，但睡醒了想想儿
子读书成绩，都是笑的”。村民们的
议论自然也传到了五叔的耳里，五叔
手持水烟筒，回到自家楼房偌大的屋
厅里，看着光秃秃的墙，用力把水烟
筒吸得“咕噜咕噜”响。

阿傻上大学去了。上级政府修
高速公路，从村子边上经过，征了村
里的地，如何分征地款成了一个问
题。村民大会上，阿傻的父亲三爹提
出，村里人人有份，普天同庆最好。
五叔眼珠一转，提出反对：“户口转出
去了的不算咱村的人，他们在外面做
大 世 界 ，不 要 回 来 摊 薄 咱 们 的 份
儿”。大家心里都明白，五叔所说的

“他们”，就是指阿傻。五叔“摊薄”二
字大家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刹那间，
大伙儿都没了声息，只有五叔的水烟
筒在“咕噜咕噜”地响。三爹无助地
看了一眼五叔头顶的氤氲，艰涩地咽
了一口口水。

“阿傻要给村里的读书娃奖肉，
啧啧”。四年后，阿傻又一次成为村
民们议论的主角。

大学毕业后，阿傻在省城找到了
工作。九月，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
他回到了村里，宰了一头猪，说要给
村里读书成绩好的孩子奖励猪肉，每
人五斤。大伙头一回听说读书好的
孩子有肉奖，孩子们更是欢欣鼓舞
——“家里人吃的这顿肉是我挣回来
的！”那股骄傲劲，全都写在脸上。五
叔的儿子阿明也领到了五斤猪肉。
阿明读书不算拔尖，怎么有肉领？校
长给出了解释：阿明上学期学习认
真，进步了十多名；阿傻说了，进步大
的孩子也奖肉！五叔看着阿明提着
五斤猪肉走进厨房，怔住了，捏在指
尖的黄烟丝忘了塞进烟嘴。

此后每年，阿傻都回村里给孩子
们奖肉，村里的学生哥们拿到奖肉时，
胸脯挺得特直，这里面，阿明的身影逐
渐多了起来，每次领会猪肉，阿明都亲
自下厨做一道父亲五叔最爱吃的菜生

爆腩肉，那味道，啧啧，特香！
村口那棵老龙眼树不但长出了

新枝，还年年开花挂果。老树结的果
个儿大，还特别清甜。龙眼花开了果
实又爬上枝头，知了鼓噪了整整一个
盛夏的炎热，这一年，阿明和村里的
三位小伙伴一同参加了高考，考上了
本科院校。这一年，有公司来村里投
资开发旅游，又征了村里的地。村里
还是开村民大会讨论如何分征地
款。这一回，三爹坐在人群角落的小
板凳上，默然不语。五叔还是手持一
条水烟筒，站在人群中央，他用力吸
了一口，水烟筒“咕噜咕噜”地响。一
片氤氲中，五叔开口了：“我看啊，要
富得长久，还得娃儿们读好书。咱村
以后的希望，就看这班读书哥了。他
们是咱村的骄傲啊，征地款不能少了
他们的。就当是对他们勤奋读书的
奖励吧。”村民们闻言觉得诧异，但转
念一想，阿明不是刚考上大学了吗？
大家眼神又变得有点复杂。

五叔也察觉到大家眼神的变
化。“咳咳，咳咳，咱家阿明说了，今年
九月的奖猪肉，他出钱再买一头猪奖
给大伙们的娃儿。这次征地款，我也
跟阿明商量好了，咱家拿出两万元，
成立咱村的奖教奖学基金，以后读书
好的娃儿有肉奖，还有奖金领。嘿
嘿，嘿嘿……”

刹那间，大伙儿都没了声息。
过了一会，人群里传出了掌声，带

头鼓掌的是三爹，逐渐地，掌声热烈了
起来。五叔略带腼腆，拿着水烟筒走
到三爹跟前一递，“三爹，来，整一
口”。三爹推却不开，只好吸了一口，
被呛得咳嗽不止，咳出了眼泪。氤氲
中，三爹泪花闪动，人们都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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